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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靚兒小臉紅通通的，費了好大的
勁，才羞怯地輕點個頭。她不好意思再面
對表哥，急急起身離開。

「表哥，靚兒……靚兒去為表哥準備
早……不……午膳了！」

余仲豪愉悅地看著她的背影離去。嬌
羞的凌靚兒另有一番不同的美麗，能蠱惑
他所有的心神，想到她就要做自己的新娘
了，余仲豪全身泛起一股甜蜜的狂喜。為
了凌靚兒、為了自己，他一定要讓這個美
夢成真。

第二章
用說來解決辦法，和實際做起來相比

較，實在簡單太多了。余仲豪看著桌上凌
亂的帳冊，心煩又頭痛！

這幾天，他是拼了命找各種法子解決
困難，除了到處借錢、籌錢外，也每天不
厭其煩地去非凡莊拜訪霍非凡，想求他高
抬貴手，多給他一些時間解決所積欠的債
務。不過霍非凡說不見他就是不見他，余
仲豪連霍非凡的助手杭逸剛都沒見到，表
明了這個辦法不行，他祇能另外再想對
策。

雖然天美布樓的信用良好，但是要借
到那麼一大筆錢實在非易事，熟悉的商家
沒有多餘錢可借，而要向豪門富室借貸又
需拿地產抵押或以重利息來償還，這些都
超過了他的能力範圍，就算借到了錢也是
雪上加霜，讓他望之怯步。

處處碰壁讓余仲豪的心情落到了谷
底，再面對滿桌滿桌子的亂帳，他更是煩
躁。

拿起一本帳冊看看，算了算，他的債
務祇有增加沒有減少，讓他懊惱的將帳本
丟回書桌，手無力地揉著隱隱作疼的額頭
歎氣。

此時，書房門被推開，余香怡走入，
後面跟著她的未婚夫潘慕平。

「哥，你看誰來了？」余香怡開心地

大聲說。
余仲豪見是潘慕

平，忙走上前招呼：
「慕平，是你啊，歡

迎，歡迎！」請客人
到一旁坐下。

「仲豪，好一些
日子沒見了，特地過
來 看 看 你 ， 近 來 好
嗎？」潘慕平在椅子
上坐下，對余仲豪拱
拱手笑問。

潘家經營酒樓，
頗有資產，而潘慕平
模樣又生得好，所以
花名在外，風流帳時
有傳聞。

潘 余 兩 家 的 姻
緣，是余家兩老在女
兒及笄時訂下的。余
家父母對唯一的掌上明珠是疼愛有加，會
訂下這門親事也是經過了余香怡的首肯，
而余香怡是私下偷偷去見了潘慕平，看他
生的一表人材、風流倜儻，一顆少女心便
繞在潘慕平身上，所以才會點頭同意婚
事。

本來在隔年就要下聘嫁娶了，但因
為余家兩老出了意外而延後，如今已過
了三年的喪期，也該是談論婚事的時
候，沒想到卻偏偏發生布樓營運不佳的
事，讓余香怡好著急，害怕會失去這門
婚事。

余香怡見哥哥對布樓的事束手無策，
便讓僕人傳口訊給潘慕平，請他幫忙。余
家雙親出意外後，潘慕平常來余府走動，
和余仲豪兄妹、凌靚兒都很熟悉。

潘慕平的問話引來余仲豪的苦笑。
「慕平，我的情形你應該有耳聞，我

怎麼會好呢？」 （七）

局長點頭認同金田一耕助的推論。
「就時間上來說，姬野東作應該是在神尾老

師離去之後不久遇害的。」
「沒有錯。當時兇手一定是在最下面的台

階，而且和神尾老師同時聽到姬野東作和游佐先
生的談話，他趁著神尾老師離去之後，便利用神
尾老師掉落的毛線勒死姬野東作，再將屍體拖進
洞穴裡。」

「這麼說來，姬野東作究竟是什麼人？他為
什麼會知道十九年前月琴島上發生的慘案呢？
」

「這點可能就要請局長好好調查一下他的背
景了。在姬野東作來到這間飯店工作之前，究竟
從事過什麼工作？同時也請你調查一下，十九年
前他在哪裡？又做些什麼？」

「我知道。但是金田一先生，神尾老師剛才
提起一件很奇怪的事。什麼蝙蝠這兒、蝙蝠那兒
的，究竟是什麼意思？」

「哦這件事啊……」
金田一耕助正要說明這件事的時候，桌上的

電話突然驚天動地響了起來，局長趕緊拿起話
筒。

才說了兩三句，局長臉上便出現嚴肅緊張的
神情。

「金田一先生，是來自熱海的報告……」
局長摀住話筒說了一句，便又專注地接聽電

話。祇見驚訝、緊張的神色輪流浮現在局長的臉
上．直到他掛上申話之後，更是緊張地連連擦去
額頭上不斷滲出的汗水。

「金田一先生，我們已經查明昨晚去熱海加納律師別墅的那
人的身份了。」

「哦？那個人是誰？」
局長沒有立刻回答這個問題，他先緩緩點著一根香煙，吸了

一口才說：
「我不知道該怎麼判斷才好。聽說加納律師昨晚特別去了趟

熱海別墅度假，後來又趕在今天早上刑警到達之前，先搭乘火車
祇東京去了。儘管刑警再三盤問別墅看門的人，對方始終含糊其
辭，祇說昨天深夜的確有位客人來訪，但那絕對不是什麼可疑的
客人，而是主人的老朋友，住在伊東，因為臨時有事才趕來熱
梅，不過那位客人也是今天一早便離開了。

「不管刑警如何追問，看門人還是不肯透露客人的名字。後
來刑警去熱海車站調查，發現今天有一輛從加納律師的別墅開出
來，送一位客人去熱海車站的車子。很幸運，熱海車站的一位站
員知道那位客人，所以我們才知道他的背景。」

「那人究竟是誰呢？」
金田一耕助忍不住朝局長走過去。
局長回頭看了金田一耕助一眼，臉上浮現出奇怪的表情。
「那個人就是松籟在飯店的前住屋主——衣笠王爺，他的名

字是衣笠智仁。」
第十二章 加納律師事務所
今天是五月二十八日。位於丸大樓四樓的加納律師事務所依

然十分繁忙，年輕的律師和實習生忙忙碌碌地走來走去。
但是加裝隔音裝備的社長室卻完全阻斷了外界的喧囂，給人

一種 「鬧中取靜」的感覺。（六十三）

我不禁焦躁起來： 「這不是廢話嗎？」
多半是由於我的神情很難看，黃堂沒有再說

什麼。施組長吸了一口氣，想說什麼又沒有說，
又是我說了話： 「警方要做的是，把那輛客貨車
的殘骸，一塊不留地搜集起來，一小片也不要放
過，進行徹底的化驗，有可能的話，讓潛水人下
海去撈碎片。」

黃堂揚眉： 「目的何在？」
我用力一揮手： 「看看這輛車子是不是有什

麼特別之處——如果警方做不到全部，可以負責
搜集碎片，我來負責化驗工作。」

黃堂吸了一口氣，伸手在自己鼻子上用力捏
了一下，又大動作地點了點頭。

我站了起來，準備離去，來到門口時，才轉
過身，向鐵天音望來，鐵天音竟機敏到了立即明
白了我的意思，他道： 「我會十分詳細地剖驗死
者，並且第一時間把結果告訴你。」

我輕輕鼓了兩下掌，溫寶裕有點不甘後人：
「我們再去找，還有三個老人，下落不明。」

當時，我沒有在意溫寶裕的話。後來才知
道，警方並沒有答應海中的搜索，溫寶裕聘請了
一個專門潛水打撈公司的八個潛水人，潛入海中
打撈——在暴風雨過後，進行這種工作，十分困
難。

經過了三天的努力，在海中沒有找到人，但
是找到那輛車的一些比較大件的碎片，一起交給
了警方。

那些從海水中撈起來的碎片，和警方在山坡
上找到的那一些，都被裝入一隻大箱子，等候我
的處理。

我當初在表示我可以負責化驗工作時，就
已經有了主意——把碎片送到法國的雲氏工
業組合去，雖然路途遙遠些，但雲氏工業組
合 有 最 好 的 化 驗 室 ， 費 些 週 章 ， 也 是 值 得
的。

所以，我設法和雲氏工業組合的負責人之
一，雲四風聯絡。

雲四風在第二天下午時分來電，我花了五分
鐘，把事情告訴了他。他不愧頭腦清晰，思想敏
捷，立時提出了問題的中心： 「是想發現特殊的
金屬、特殊的結構，以證明該車子曾受過外來力
量的控制？」

我大聲道： 「是，和你合作真愉快！」
雲四風說： 「你懷疑未來世界的小機械人，

還在世上為禍人類？」
我歎了一聲： 「我不知道，祇有盡一切可能

去探索，想弄明白何以陶格一家人，會短短幾
年，就變得那麼衰老，也想弄明白那番遺言是什
麼意思。」

雲四風想了一會，才道： 「祝你成功——我
會派人來處理那箱化驗品，一有結果就通知你。
」

我道了謝，雲氏工業組合在世界各地都有
辦事處，辦事十分乾淨利落，那一部分工作，我
不必再費心，祇需靜待結果就可以了。

（三十六）

盧小姐道： 「既然不笑，祇得實告。去年蘇郎為姐姐之事，
要進京求吳翰林作媒。不期到了山東，路上被劫，行李俱無，在
旅次徘徊。恰好妹子隔壁住的李中書遇見，說知此情，見蘇郎是
個飽學秀才，就要他做四景詩，做錦屏送按院，許贈盤纏，故邀
他到家，留在後園居住。妹子的住樓與他後園緊接，故妹子得以
窺見。因見他氣宇不凡，詩才敏捷，知是風流才子。妹子因思父
親已亡過了，煢煢寡母，兄弟又小，婚姻之事誰人料理？若是株
守常訓，豈不自誤？沒奈何祇得行權改做男裝，在後園門首與他
一會。」白小姐聽了驚喜道： 「妹子年紀小小，不意倒有這等奇
想，又有這等俏膽，可謂美人中俠士也！」盧小姐道： 「也不是
甚奇想，就是姐姐願妹為男子不得已之極思也。」

白小姐道： 「這也罷了。但妹子與他乍會，我的事如何說的
起？書生可謂多口。」盧小姐道： 「非他多口。祇因妹子以婚姻
相托，他再三推辭，不肯承消。妹強逼其故，他萬不得已，方吐
露前情也。且事在千里之外，又諒妹必不能知。不意說出舅舅與
姐姐，恰我所知，信有緣也。」白小姐道： 「賢妹之約，後來如
何？」盧小姐道： 「我見他與姐姐背地一言，死生不負，必非浪
子。今日不負姐姐，則異日必不負妹。故妹子迫之念急，他不得
已方許雙棲。妹子所以借避禍之機，勸家母來此相依，實為有此
一段隱情，要來謀之姐姐。不意姐姐弘關雎樛木之量，許妹共
事，與蘇郎之意不謀而合，可謂天從人願，不負妹妹一段苦心
矣。」

白小姐道： 「賢妹真有心人也。蘇生行止我茫然若墮煙霧，
不是妹妹說明，至今猶然蕉鹿。妹妹又能移花接木，捨己從人，
古之使女當不過量。蘇生別去，後來入籍河南之信，妹又何以得
知？」盧小姐道： 「隔壁李中書專好趨承勢要。前日見他備厚禮
去賀按院新公子，說就是題詩之人，因前慢他，故欲加厚。非蘇
君而誰？按君河南人，故妹子知其入籍。後北榜發了，李中書又
差人去賀，故知他中。」白小姐道： 「如此說來，是蘇郎無疑
矣。彼戀戀不忘，則前盟自在。今又添賢妹一助，異日閨閫之中
不憂寂寞矣。」

盧小姐道： 「前日妹子避亂來此，恐蘇郎歸途不見，無處尋
找，曾差一僕進京寄書與他，尚無回信。目今會試已過，但不知
蘇郎曾僥倖否？姐姐何不差人一訪？」白小姐道： 「我到忘記
了。前日有人送會試錄與爹爹，我因無心，不曾看得。今不知放
在何處。」 （一一八）

元妙真人這下是真的怔住了，他簡直無
法瞭解這個年青人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他嫉
惡如仇，是非分明，輸了就認，可是他行事
又有自己一套主張，這……，這個小伙子簡
直是不可思議！

三個人分作前後兩路，慢慢地跨進莊
院，那兒已佈置得一片素白，與七天前慶壽
時的滿堂喜氣，剛好成了個強烈的對比。

來賀喜的客人走了一部份，也留下一部
份，有些是交情夠的，想替石廣琪排解困
難，有些則留下來看熱鬧，因此他們都趕上
替石廣琪送喪！

今天上山時，是元妙真人與見性大師極
力主張守秘，所以石廣琪的死訊也是等石慧
回來後才宣佈的！

眾人正在驚詫之餘，金蒲孤等三人的到
來；又添上了一層新的刺激，每個人的眼光
都落在這個金衣少年的身上。

金蒲孤神情淡漠，有人跟他打招呼，他
也淡淡地點頭回答、可就是緊閉著嘴，不發
一句話！

石廣琪的身後事宜是他自己早就預備下
的，所以佈置起來並不費事，寬敞的大廳
上，素帷白幡，靈堂已經設妥了，觸目驚心
的是靈桌上放著一個木盒，盒中安放著石廣
琪殘缺一耳的首級。

靈堂後的紫漆棺木裡，停放著石廣琪的
無頭屍體！

石廣琪八十而逝，在普通人說來已算是
壽終了，對一個畢生闖蕩江湖的人說來尤屬
難得。

所以那對靈燭是用紅的，紅色的巨燭給
靈堂上平添了淒厲的氣氛，與斷首殘屍相
映，益增慘怖！

石慧一身素眼，白布包頭，遮去了她的
長髮！

金蒲孤進了靈堂之後，身後也跟著湧進
一大群人，自然而然地退列至兩旁，連見性
大師與元妙真人也退開了。

人街夾成一條寬有丈許的空道，祇留下
金蒲孤一個人站在那兒，人家都靜靜地等待
事後的發展。

金蒲孤抬頭對那木盒看了一眼，淡淡地
道： 「這麼快就把靈堂設好了！」

像是在問人，又像是在對自己說話。
石慧的目光射出兩道寒光，尖聲道：

「靈堂雖設，喪禮末行，就等著你來！」
金蒲孤輕鬆的道： 「為什麼？難道還要

我來主持祭典不成！」
石慧怒吼吼道： 「姓金的，你別裝傻，

我問你對這件事究竟作何打算！」
說時用手指著靈桌上的木盒，金蒲孤不

在意地看了一下，搖搖頭歎息一聲道： 「江
湖人鮮能善終，石廣琪能夠把這顆頭顱存在
頸上八十年方砍下來，算是長命了！」

石慧怒不可遏，正待發作。
金蒲孤卻搶著道： 「你別發橫，石廣琪

落到這種結果並不冤枉，大家都在這兒，你
不妨把當年的事提出來供大家公評一番！」

石慧不禁一怔，她身旁的邵浣春道：
「說也無妨，當年之事，石老哥不過是失之

冒昧，問心絕無愧咎……」
金蒲孤淡淡一笑道： 「當年之事，你是

最清楚的，現在也由你告訴大家好了，我最
講究恩怨分明，祇要有人在知道內情後，還
能指出我的行為不當，我就割下這顆腦袋以
報石廣琪之死。」

邵浣春也不禁默然了，還是見性大師
道： 「邵大俠！你就說出來吧！這件事既無
損於石老英雄的人格，還是公諸於世，也可
以掃除一些人對石老英雄的誤會！」

金蒲孤含有深意地瞥了見性大師一眼，
知道他這個提議的目的，主要還是掃清大家
對自己的誤會，因為他是替自己打算，倒也
不好意思揭穿！

邵浣春受到了鼓勵，定定神才輕歎一聲
道：

「四十五年前，老朽與石老哥都還年
青，志在山川，聲氣相投，乃結伴作南疆之
遊，行腳至天山南麓，歇在一個遊牧的回族
部落中作客，卻遇上了一件怪事，那回族部
落中，有許多成年少婦，都是懷孕三四個月
時，突然就流產了，那時回族部落中，還有
一對姓金的漢客夫婦，頗精醫道，每一個流
產的孕婦，都經他們醫治康復，所以他們在
那兒極受尊敬……」 （十七）


